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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民生街”：云南路（中） ! 陆其国

云南路上的各色人生
生活在云南路上，成人们经常和煤球店、

粮油店打交道，孩提时代的我们则和这条路
上的烟纸店打交道最多，我们童年、少年时的
嬉戏与娱乐，和这样的烟纸店简直如影随形。
对于发生于其中的故事，再怎样时过境迁，仍
然深深地镌刻在我记忆中。

我清楚地记得，就像今天的孩子流行玩
变形金刚、遥控汽车、机器狗、玩具猫一样，我
八岁那阵则流行玩“镖水枪”。真正的“镖水
枪”是彩色塑料做的，二元一把，烟纸店里就
有卖。但像我们这些多子女少收入家庭买不
起，家长也舍不得买的。于是我们就发明了用
橡皮泡泡做的“镖水枪”。橡皮泡泡又叫洋泡
泡，这现成有卖，三分钱一只，也是彩色的，将
它扎在废圆珠笔尾端，灌满水，圆珠笔就成了
枪膛，圆珠笔头就成了枪口，灌满水鼓胀胀的
洋泡泡就成了弹匣。只要将按住圆珠笔头的
手指一放开就会镖水，玩起来和真正的“镖水
枪”一样有趣，饶有兴味。

那是一个假日，我和弄堂里一个叫家福
的小伙伴玩“镖水枪”时，突然发现“弹匣”
———洋泡泡不知怎地出现了一个小洞，以至
水一灌进去就渗漏。洋泡泡一坏，“镖水枪”怎
么玩？更要命的是，当时我和家福掏遍口袋只
凑足二分钱，买一只洋泡泡都不够。就在我俩
感到无比扫兴的时候，我无意中在身后的烟
纸店玻璃橱窗里看到了一样东西，当时我们
尽管看到了它，但却根本不知道它是干什么
用的，叫什么。我们两个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学
生连蒙带猜，还是没能识别并读出那个“孕”
字，结果我们就读半边音，将那东西读作“避
朵套”。引起我俩注意的，主要还是粗糙地印
在那包装袋上用同样粗糙的黑线条勾勒出的
一幅画。那画着的就是一只极像洋泡泡的小
橡皮套。更让我们激动的，还在于它的标价：
二分。这就是说，我们不用洋泡泡，也可以把
这只极像洋泡泡的东西扎在废圆珠笔上，然

后灌上水，过把“镖水枪”瘾。
我得承认，持币购这个被我和小伙伴家

福叫做“避朵套”的东西时，我俩居然都胆怯
起来，我们隐约说到了这套子应该套在什么
地方，尽管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说错，但我们
绞尽脑汁也想不透，男人那个地方为什么要套
“避朵套”？后来我们都被彼此问得烦了，就不
再问，一起走近了身后的烟纸店。在我们用手
指点下，烟纸店老女人用异样的目光注视了一
下我俩，才从玻璃橱窗里取出那包被我俩叫做
“避朵套”的东西。东西是我接下的。东西一到
手，扔下二分钱，我和家福就像偷了东西似的，
沿着云南路撒腿奔进一条弄堂。接下来发生
的故事就更有趣了，我们将“避朵套”套进水笼
头往里灌水时，没想到水龙头一拧开，一股飞
泻而下的水流瞬间将“避朵套”灌得坠拉得老
长，把我们吓了一大跳。这一吓，使我们清醒地
意识到，这个被我们叫做“避朵套”的东西，肯
定不能玩“镖水枪”，我们只得赶快将这包花两
分钱买来的“避朵套”扔进垃圾筒。这件事在
后来好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成为我和家福没
事偷着乐的笑料。那样的笑料同样也属于烟
纸店那个将“避朵套”卖给我们的面目慈祥、
脾气温和的老女人。当然，那时候我们和既是
街坊、又是邻居的老女人已经很熟悉了。

我少年时有过在烟纸店“做生意”的体
验，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有时候我在烟纸店
门口正玩着，恰逢老女人有事要走开一下，她
就会让我帮她照看一下烟纸店。老女人走开
的时间往往也就是三五分种，这时候如果有
人来买什么，我一般都请他们等一会，只有来
了小顾客，我才有机会体验“做生意”的感觉。
尽管只是一分钱二分钱买几粒糖几把盐津枣
说起来简直不足挂齿的区区小生意，但站在
柜台里接过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小顾客递过来
的钱，再数出几粒糖或一些盐津枣交到他们
手上时的感觉，就是有点美滋滋的，这样的感
觉从当时成全我体验这种感觉的小顾客羡慕
的眼神中就能看出。以至几十年以后，已进入

家家户户的电视机里有一阵频频播出一个广
告片，一个坐在气派的老板椅里的小孩用大
人腔说“我长大了也要当经理”时，我常常揣
测他们的父亲母亲童年时代说不定就在云南
路的烟纸店里，用几分钱从我手中买过几粒
糖和一把盐金枣。

当然，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无法逆料的，
就像昔日嘈杂的毫不起眼的云南路会变成今
天繁华气派的著名美食街一样，给百姓们的
居家生活带来许多方便的那家云南路上的烟
纸店曾几何时居然也会遭到“灰飞烟灭”的境
遇，这是任谁也难以想到的。烟纸店遭此厄运，
是因了店主“小业主”的身份；这样的身份在当
时无论怎么解释，都注定归属不到庞大的劳动
人民队伍中。我的街坊和邻居，烟纸店里的老
女人就因为“小业主”的身份，不知怎的被划为
“四类分子”，屡遭批斗。从那时起，她就像关紧
烟纸店排门板一样，关紧了自己的嘴巴。后来
老女人回了浙江老家。当曾经属于她家的烟
纸店再度以烟纸店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生活中
时，老女人早已在家乡死去多年了。

除了烟纸店，我还与之发生交集的，就是
那个小书摊。那是一个星期天上午，我站在阳
台上望云南路风景的时候，蓦地发现街上出
现了一个出租连环画的小书摊。我们那时把
连环画叫小人书，所以对出租连环画的书摊也

相沿成俗叫小书摊。它通常就是两大板块组
合成的简易书架，易合易分。合起来就是一个
一人多高轻薄型的大板箱，搁在自行车脚踏板
上就可以轻松推走；分开来在云南路街头一
放，就是两排顶天立地的大书架，里面有一档
档空格，放几百上千本连环画不成问题，两条
同样简陋的木板长凳往那儿一搁，一个像模像
样的小书摊就呈现在面前了。有时大人们走
路走累了，也会在这样的小书摊上坐坐，花一
二分钱，既可以租小人书看，又可以歇歇脚。

这样的小书摊对于那时候我们这些青少
年来说，它的吸引力一如今天迷恋上网的青
少年对网吧的钟情。小书摊上午出摊，晚上收
摊。除了刮风下雨，天天如此。这块向他人提
供精神食粮的圣地，同样也为小书摊主提供
着必需的物质食粮———用出租小人书赚来的
钱去养家糊口。至少，他要靠出租小人书赚钱
养活自己。

小人书是那时我们这些青少年最普通也
是最普遍的读物。有个小书摊摆在云南路上，
离我家又这么近，这意味着今后我要看小人书
太方便了。回想起来，我对文学和历史产生兴
趣，应该说正是在云南路这家小书摊上“培养”
出来的。今天我有时和一些同辈或前辈作家
朋友聊起来，才知道他们中不少人最初也是在
街头弄口的小书摊上开始受到文学启蒙的。

记得也是一个星期天上午，我第一次走
近了云南路上的小书摊。我花两分钱租了三
本小人书。小书摊主大约二十七八岁，瘦削，
长脸，肤黑，头发像乱稻草。他一条腿有残疾，
走路要撑一根拐杖；但他会骑自行车。那天我
坐在那里低着头看小人书，眼角余光不时发
现一根拐杖移过来移过去，挺忙碌的。那正是
他生意好的现象。生意清淡的话，他坐着老半
天不用起身，一边抽烟，一边望野眼。不过多
数情况下，小书摊生意一直是好的，原因也很
简单，他舍得买新书。只要新华书店有刚上架
的新出小人书，第二天新出版的小人书保证
会在他的小书摊上出现。

" 昔日街头小书摊

明星狼
王为民

! ! ! ! ! ! ! ! ! !"#那分明是一只狼

工作人员依照我的命令，有的蹲在地上，
有的几乎是趴在地上，观察狼的脚印。如今正
是草皮丰厚的时候，狼轻盈的步子踩在上面，
什么也留不下。
我也和大家一样，单膝跪地，瞪大了眼

睛，一寸都不愿放过地搜寻着蛛丝马迹，经常
被一块土坷垃或一小团枯草吸引，兴奋地研
究半天，再失望地连连叹气。腾格里啊，你给
了我们希望，却又关上了通向希望的门！
时间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我满头大

汗地坐在草地上稍作休息，放眼一望，工作人
员也在寻找中不知不觉地越走越远，铺散在
很大一片区域，此时的他们，也一个个地或躺
或坐在草地上，满脸通红大汗淋漓，有的还捂
着胸口呼哧呼哧喘气。
太阳就在头顶，整整一上午，一口水都没

喝，就这么找啊找，太辛苦了，我看得都有些
心疼。其实，寻找脚印是个很笨的方法，可除
了用这种笨办法还能怎样？两只狼从洞里逃
出来，可以去往任何方向啊，它们才不会给我
们留点什么记号方便联络呢。
“好了，我们回去！”我扯着脖子用尽最后

一点力气喊道。工作人员都听到了，但几乎没
人有力气回应，大家满身灰土狼狈不堪地向
我聚拢，走起路来腿脚发软。丢了狼就够呛
了，别再把人累坏，那可是更大的损失。
“还找吗？”一个工作人员怯怯地问。
“别问了。回去好好休息，能找到总会找

到，我们已经努力了。”我安慰大家。
回去的路上，我低着头认真思索着。事到

如今，迅速把狼找回来几乎是不可能了，该怎
么向阿诺导演和安德鲁解释这件事呢？最好
的办法可能就是直说了。我故意放慢脚步，落
在队伍后面，拿出手机，先找到安德鲁的电话
号码，这家伙也许正在什么地方享用中国美
食吧？听到狼丢了的消息，他会是什么反应
呢？我犹豫着，手指稍稍用力，马上就要拨通
安德鲁的电话。
“看，那边有只野兔！”一个年轻的女工作

人员喊起来，毕竟是年轻，还有精力和情趣关
注自然呢。大家的目光不自觉地望过去，只见
不远处一个隆起的小山丘上，真的有只野兔
在前后左右地乱蹦乱跳。“哎呀，后面还有只
狗在追呢！”另一个小姑娘也喊起来。

我慢慢放下手机，也驻足观看“狗”追野
兔的事情，定睛细瞧，一股电流迅速传遍我的
身体。什么叫狗追野兔？！那分明是一只狼！
“不是狗，是狼！”其他人也看清楚了，纷纷叫
喊。“又一只狼！”山丘后，果然又蹿出一只狼，
加入扑赶野兔的队伍。“两只狼，是我们的狼！
我们的狼！”大家的情绪沸腾了。
由于距离较远，两只狼追野兔的情景像

是动画片或皮影戏，它们的动作似乎并没有
那么矫捷凶猛，而是像野兔一样一跳一跳的，
煞是可爱。
“都别喊了！小声点儿！”我命令大家安

静，观察了一下地形，领着两个饲养员从侧面
慢慢包抄过去，其他人原地待命，唯恐惊动了
两只狼。我们压低身体，慢慢地靠近，视线越
来越清晰，没错，就是这两只狼！好啊，当了逃
兵，害得我们一通好找，你们却在这儿快活！
两个饲养员就要过去抓狼，我示意他们

趴下，三个人一起观看两只狼和兔子的游戏。
这的确是游戏。两只狼扑打着跳跃着，完

全跟着兔子的节奏，兔子往东它们往东，兔子
往西它们往西，兔子停在原地喘气，它们也停
在原地喘气，兔子盯着它们看，它们也就傻傻
地盯着兔子看。虽然有时两只狼的爪子会抓
住兔子，牙齿也会碰到兔子，但它们还真的没
有想下狠手的意思。
“什么时候喂的食？”我问。“昨天最后一

条戏的时候，吃了很多。”饲养员说。“怪不得，
看来它们不饿，饿了早就把兔子吃了。”另一
个饲养员说。“不，它们根本不会吃，根本不会
抓兔子！”我说。
看着眼前的游戏，我心中忽然升起一种

惭愧，让我自己都有点儿莫名其妙。这些狼，从
小在我们的关心和爱护下长大，虽然吃喝不
愁，但缺失了最重要的东西———狼性。它们本
该是驰骋在草原上的优秀猎食者，它们本该成
为草原的主人享受天蓝地阔的美好，可命运，
或者说是我们人类，为了某种目的把它们关
进铁笼，围进铁丝网，它们从未真正感受过自
由的滋味，却对自由有着与生俱来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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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柏林市的露茜娅家。夜晚。这是一个
富裕的犹太家庭，传统而典雅。今天是露茜娅
和佳丽娜 !"岁生日。雕花的蛋糕上写着：祝
我们的一对女儿露茜娅、佳丽娜生日快乐！爱
你们的父、母赠。
露茜娅拉着小提琴，妹妹佳丽娜唱着歌，

一个文静贤淑，一个活泼天真。看得出她们是
强颜欢笑，逗父母开心。
希伯莱坐在沙发上抽着烟斗，虽

心事重重，却强装笑颜，欣赏姐妹俩
的表演。希伯莱夫人不时地向长餐桌
上端菜：“这双女儿就是你的开心
果。”希伯莱：“还不是苦中作乐。”长
呼一口气：“现在正是希特勒排犹时
期，但愿上帝赐给我们这对小蝴蝶，
永远活得像今天一样的快乐。”

露茜娅一边拉琴一边问妈妈：
“妈，罗特舅舅、舅妈、米切尔表哥他
们怎么还没来？”忽然，远处传来枪
声，紧接着满身血污的罗特闯了进
来。露茜娅：“罗特舅舅，您？”罗特急
促地说：“来你们家的途中，一群纳粹
打死你们的舅妈，抓走你们米切尔表
哥，我是被打昏后，醒了逃来的……”
夜。天上飘着大雪，马路上汽车的广播喇

叭声：“犹太人立即到街心广场集合！”风雪
中，街上排列着穿着睡衣冻得瑟瑟发抖的男
女老少。露茜娅一家也在其中。穿戴皮衣皮帽
的德国纳粹中校军官梅辛格挥着手枪训话：
“今天的风雪真不小啊，告诉我，你们冷不
冷？”大家一片沉默。

梅辛格中校指着希伯莱夫人：“夫人，告
诉我，冷不冷？”希伯莱夫人冻得簌簌发抖：
“冷……不、不冷……”梅辛格举枪“砰！”的一
枪，希伯莱夫人应声倒在雪地上。露茜娅姐妹
和希伯莱、罗特扑在希伯莱身上痛哭。
梅辛格再次举枪对准露茜娅一家。“砰、

砰”两声枪响，原来是汉斯朝天开了两枪：“大
家不准乱动，回到原来站的地方，继续听长官
训话！如果想活的话。”
顿时广场又恢复平静，露茜娅一家含泪

又站回原处。梅辛格指着希伯莱夫人的尸体：
“她在说谎！我要你们说实话，到底冷不冷？”

众人战战兢兢地说：“冷……”梅辛格：

“这就说对了，让我们烧些火给你们取暖吧！”
一挥手，纳粹们举起火焰喷射器，顿时，眼前
犹太社区的房屋、商店、教堂等整个街道变成
一片火海。
“我的孩子！”一妇女疯狂冲出人群，向火

海奔去……“砰！”又是一声枪响，妇女应声倒
在雪地，鲜血染红了白皑皑雪地。火光中，燃
烧的摇篮里婴儿在啼哭……

“叭！”唐金汉猛的击桌，打断露
茜娅的诉说。

头等舱内。唐金汉：“这帮法西
斯！这就是所谓的‘水晶之夜’吧？”

露茜娅：“是的，这天夜里，纳粹
们在德国和他们占领的奥地利烧毁
了所有犹太人的教堂、商店和房屋，
砸毁了玻璃门窗和用品，杀死成千
上万的犹太人，鲜血流淌在街道上
散落的玻璃碎片上，在灯光下熠熠
发光……”

唐金汉：“哼！好一个‘水晶之
夜’！这就是你的 !"岁生日！”

露茜娅点头：“是永远不醒的噩
梦！愿你的生日———唐先生，永远像
今天这样阳光灿烂！”

唐金汉：“谢谢，露茜娅小姐，你
可能不知道，我的国家也正在遭受东方法西
斯———日本军国主义铁蹄的蹂躏……”

二副舱内。柯尔和轮机手阿登纳正在喝
酒，阿登纳已有几分醉意：“运载这群犹太猪，
我们肠胃也跟着受罪，多亏船长和那个中国
小子，让我们美餐一顿。来，二副，再干一杯！”
柯尔：“你懂个屁，为了这顿美餐，为了没

有及时阻止这次在阿姆斯特丹港停靠补给食
品、燃料，我被上面狠狠责骂一通呢。”
阿登纳：“这么说，上面让我们成为‘卡

波’号第二，让船上 !#$$名的犹太人，饿死、
渴死在海上？让我们为他们殉葬？”
柯尔：“你放心，到那时候，我们放下救生

艇，上面会派人来接我们的。盖世太保指令我
们，一定要监视彼得船长和那个中国小子，不
能让他们再破坏我们的计划。必要时……”做
爆炸手势：“让这条犹太船葬身大海。”
头等舱内。露茜娅、小保罗、莱文莎和爱

德华大叔、卡特克夫人共同举杯。唐金汉正好
赶上：“有什么喜事，要举杯庆祝？”


